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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上海到都柏林的十三个小时，是这场放逐的序章，落笔是惴惴不安的——放逐半年的人生旅程，究竟能够获得什么？再回首，爱尔兰
的晚霞总是很美，海洋总是广阔，浩瀚宇宙里，我的渺小逼迫我思考，而对自我的叩问终于跟上生活的脚步。学会不以“获得什么”为目
的的生活，才是生活最该有的面貌。爱尔兰世外桃源般的生活让我缓行，感激这场放逐让思考跟上了生活的脚步，让心灵多开了一扇窗
户。	记得刚到爱尔兰时总是焦虑，从前的我长久生活在欲望的兔子洞里，把自己放在赛马场上，激进又小心的规划着每一步，踏空一次
便觉得是万丈深渊——然而在爱尔兰却踏空了无数次，被实验室拒绝，比赛失利，社交受阻……在都柏林最初的几个夜晚，眼泪特别
多，看着同辈经过两年的沉淀，在各自的道路上逐渐施展拳脚大展宏图，一条条记录成就的朋友圈刺痛着我，我仿佛是坐在候补席位的
队员，冷板凳的温度直接穿透到心里。然而坐了冷板凳，喧嚣声逐渐远了，我终于有机会审视自己，什么是自己想要的，什么是自己擅
长的。现在社会压力逼迫我们通过复制所谓的成功来获取社会资源，而完全忽视了人的内在动能才是决定未来的根本因素。记得那段时
间有一个夜晚，我和舍友讨论985大学的焦虑和痛苦，好像被打上优秀标签的我们总是更加不快乐，究其原因，是对标签化的追逐，对
世俗成功的妥协，我们在生活这场游戏里定义了成功的方式，殊不知取胜的方式有太多种，甚至胜利也并不该成为一种定义。我也越来
越深刻的明白，世界上有很多种不分优劣的选择，小镇青年是一种选择，敢为人先是一种选择，闲庭信步也是一种选择，就像丰子恺的
文章那样，山坡上有两只羊，一只在吃草，一只在发呆，我们太看重外在的成就，却忽略了如何与自己和解，我们总以为吃草才是“精
英”的宿命，可是发呆和内省的意义却被割裂开，我们逐渐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，逐渐不去问为什么，快乐和生活只化作“生计”二字，
痛苦和焦虑随之而来。跳开这个怪圈，我重新思考我到底是什么样的人，优势和劣势是什么，适合做什么，我喜欢或不喜欢什么样的生
活方式，也终于确定了转专业的方向。回过头来，虽然有过痛苦，有过挣扎，有过失落，但我终于发现思考的意义，也对自己内心更加
坚定。	后来的日子总是美的像诗，内心丰富的时候，对世界的触角也都打开了。爱尔兰风光到处都写着鬼斧神工——我们在北大西洋上
乘风破浪，总觉得下一个浪头就会把整条船打翻，一边尖叫着抓紧救生衣，一边贪心的享受着难得一见的风光。我们在悬崖上摇摇欲
坠，大声叫喊才能听清彼此的声音，笑声都消散在风声里，心里既害怕大风拂过，又期待着浪花翻飞。		

周末乘公交去凤凰公园，在半小时的路程后，预谋一场和麋鹿的邂逅。回想觉得鹿真是一种有魔力的动物，置身鹿群的时候就仿佛自己
是童话里的仙子，所以每次都逛到黄昏，直到阳光给画面勾上一层金边，这时候我就融化了进去。如果它向我走近，所有的烦恼就都消
失殆尽，仿佛我也是一只快活的小鹿罢了。

				我寄宿在一对爱尔兰老夫妻家中，餐厅的墙壁上贴着世界各地的盘子，抽屉把手是精选的大理石，灶台是精心设计的壁炉样式，每顿
饭都齐齐整整的包含前菜正餐与甜点，连牛油果都有专门购置的异形碗筷，即使点外卖，老奶奶也会精心摆盘再放上餐桌。我体会了什
么是生活的有声有色——每逢圣诞，家里摆上圣诞树，老爷爷花一天的时间挂上满树的小礼物，烛台全都换成麋鹿主题，房间每一个角
落都放上小玩偶，精灵的位置每天一换，小屋子里充满了惊喜和欢笑。老奶奶总是帮我把衬衫熨好叠起，放在热炉上烘干，每次回到房
间，干净的衣服总是热乎乎的躺在房间门口。老爷爷总把我们当作孙女一样，虽然嘴上说着螺蛳粉实在太臭，却总是细心给我们煮好。
	



生日的时候，他们连夜准备了礼物，早晨起来，桌上摆好了Happy	birthday的字样，还有精心包好的礼物和贺卡，晚上回到家，他们
做了中餐，买了蛋糕，还专门学习了“生日快乐”四个字的中文写法，可惜越是激动的场景，写出文字越是平淡，但当老爷爷突然关灯，
抬着蛋糕走进来的时候，这里明明白白写着是我的第二个家。

				在寄宿家庭的推荐下，我们去看了大河之舞《the	river	dance》，原以为简简单单的踢踏舞，却每一年都加入新的改编，新的元
素，剧场里满满当当坐着的几乎全是爱尔兰人，他们年复一年的对传统文化的新诠释自豪不已。当号角声响起的时候，我的心跳都漏了
一拍，男人女人的剧情演绎在踢踏舞的鼓点声中不断激昂，我终于知道什么是扣人心弦，觉得踢踏舞就是一场视听盛宴，走出剧场也不
禁头皮发麻的感到震撼——用自己的文化不断演绎自己的故事，用音乐这种跨越种族的语言传递到世界各地，实在是令人动容。我们还
赶上了爱尔兰一年一度的文化之夜，那一天下午起，所有与文化相关的博物馆、美术馆都免费开放，并以国家美术馆搭建的露天演唱会
作为结尾。在这个所有美丽都不要钱的夜晚，我们在歌声里摇曳，唱着不知道歌词的民谣，都是精神爱尔兰人。		

快要离开的时候，老爷爷带我们去看了爱尔兰橄榄球赛，五分钟速成的规则毫无用处，明白什么时候进球什么时候呐喊就行。三十多元
的门票简直和公益没什么两样，看球就是一项没有门槛的事情，我也很快就学会跟着老爷爷摇旗助威，在场子里尖叫，见证了近几年比
分差距最大的一场橄榄球赛。现在回想也只记得开场的舞蹈和高大帅气的球员，只记得旁边支持对手方的观众在离场的时候互相祝福周
末快乐——规则都是人类世界的一些条条框框罢了，快乐的过程才是最重要的。



				在爱尔兰还度过了国庆和中秋，转眼又是一年了。当时的国庆在孔子学院看阅兵式，从小到大，那是我看的最认真的一次，坐在身边
的比利时小哥读着屏幕上的中文，讲述着自己学汉语的曲折经历，也和我们聊对熊猫和水墨动画的喜爱。起身唱国歌的时候，真有点感
慨万千，中文成为了爱尔兰学校学习的第二外语，越来越多的青年人穿着带有中文的服装，也许就和我对爱尔兰文化的敬佩一样，虽然
不一定明白了内核，却觉得这是一个令人尊重和值得自爱的民族，一边想着，唱着国歌竟然热泪盈眶。中秋则是在家过的，晚上我跑出
来找月亮未遂，老爷爷跑到门外找了最亮的一块石头，老奶奶就一直守在窗口。爱尔兰的回忆写不完，半年的放逐，我的世界变得更加
丰富，如果要问交流是不是后悔，现在我已经能够笑着说值得，希望每一个人都能许自己一次放逐。		


